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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各行各业的整体
发展，学科交叉和行业“跨界”融合屡见不
鲜，极大地深化了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结
合，考古学领域同样如此，且至今依然在经
历这一创新性发展过程。这不仅体现于专业
的学术研究层面，也表现在其与社会相关领
域的实践互动，推动了考古学的理念发展、
技术革新、范畴拓展，以及考古学的社会价
值发挥。

城市考古与保护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
支，不仅研究对象综合性强，规模宏大，
且多为古今重叠型城市，面临的社会现实
压力较为突出，即考古与保护和城市化发
展之间的协同。这使得城市考古与保护是
一项综合性的科研工作，也是一项具有广
泛现实性的社会活动，直接决定了多学科
和多行业融合的必要性。城市考古与保护
根据其研究对象、工作性质、学科边界、
目标重点、相对阶段、方法技术等特征，
又细分为城市考古、保护、利用三个连续
却存在差异的部分。为避免阶段割裂和学
科壁垒，强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推
进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亟
须对城市考古与保护领域的多学科和多行
业融合进行探讨。

根据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的相对进程
关系，三个部分又可称之为三个阶段，相
互递进，相互交织，却又存在明显的工作
目标区别，也就决定了三个阶段的主体学
科、方法技术等存在差异。结合学术科研
和实践工作，以系统性和结构化的工作机
制为引领，对不同阶段的多学科融合进行
梳理和分析，能更好地编制城市考古与保
护的整体工作计划，科学设计全阶段、全
流程的工作思路和逻辑，明确各阶段工作
重点，强化各阶段之间的串联和相互支
撑，进而提升城市考古与保护的整体工作
质量；同时，也是贯彻“大考古、大保
护”理念，建构考古-保护-利用的“三位
一体”体系，以我国城市历史文化传承体
系建设的宏观发展统筹考古、保护、利用
的微观协同，以三个部分均衡提升的微观
成效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宏观大局。

城市考古部分

这部分以考古学目标为核心。不论是主
动性考古，还是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均要
坚持考古学的学术目标和工作要求。在多
学科融合方面，必须以考古学为中心，设
计多学科参与的专题方向与形式，形成

“中心目标-专题方向”的多学科协同体
系。既充分利用传统考古学中的地层学、
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法、聚落考古等理
论，也需要碳十四测年、陶瓷成分检测与
溯源、体质人类学等科技考古研究，辨识
古代遗存，探究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复原
遗存面貌，并认识古代城市整体的形态。
另一方面，为全面解读遗物、遗迹、遗
址、城市整体、区域文化等多维信息，不仅需要历史
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环境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
参与，也需要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三
维扫描与建模等新兴技术的参与，挖掘遗存承载的历
史文化信息，理清遗物-遗迹-遗址-城市-区域-国家
之间的内在联系，认识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关系，
探究古代城市产生、发展、衰落的宏观社会背景和内
部构成要素的演变，逐步“钩织”出古代城市的整体
形态，描绘古代人的生产生活场景，解读并阐释考古
遗址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多重价值内涵。

城市考古遗址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尤其是地处人口
稠密、文化需求多样的现代城区，在城市考古阶段必须
考虑遗址保护和有限制的社会开放等需求。所以，在城
市考古过程中需兼顾保护和利用两个方面的相关学科和
行业参与，以作为不可缺少的“辅助”支撑。保护部分
主要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遗物、遗迹、遗址，以及探方
的保护，涉及文物保护规划和方案、物理和化学加固、
文物影响评估等相关工作，以实现考古遗存、探方、附
属设施等全面保护；利用部分主要针对有限制的公众开
放，如各类主题日、宣传报道等活动，涉及文化遗产
学、旅游学、社会学等领域，能够更好、更专业地做好
城市考古阶段的活化利用。

保护部分

这部分以考古遗存的可持续保护和科学管理为目
标。基于保护内容和形式的差别，保护部分主要包含
宏观的文物保护规划和微观的文物保护方案两个层
面。在文物保护规划层面，其作为考古、保护、研
究、利用、衔接其他规划等各项工作的综合性法律文
件，能够从宏观管理层面明确保护区划和规划年限，
对接城市发展、土地调整、文旅融合等规划，对于城
市考古与保护面临的现实发展压力，文物保护规划的
管理和衔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文物保护规划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体例，参与的主要学科是城乡规划
学、考古学、文化遗产学；同时，为保证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也需要生态学、景观学、社会学、管理学、
文化地理学、建筑学等相关领域参与，以做好城市考

古遗址保护的用地变更、社区协调、文化
空间布设、公众参与等总体规划。在文物
保护方案层面，尤其是规划文件中保护部
分的专项落实，工作对象是遗址本体、出
土文物和探方，根据详细的勘察分析而制
定具体方案，目的在于充分应用各种传统
和新技术处理破坏现象和潜在威胁，实现
考古遗址的可持续保存。目前保护方案编
制和实施工作参与的主要学科是文物保护
技术，以及紧密相关的化学、材料学、物
理学；随着保护需求的变化和新技术的迭
代，如 X 光、超声波、电子显微镜、金相
显微镜观测、光谱分析、红外照相等技术
也逐步参与其中，极大地提升文物保护方
案设计和工程实施的科学性。

基于城市考古遗址的价值和城市文化建
设需求，部分遗址需进行原址保护和活化利
用，这决定了保护工作需要考量利用的需
求。所以，保护部分在统筹主要参与学科和
次要相关学科的同时，也需要将利用部分的
多个学科作为“辅助”纳入融合范畴。文物
保护规划中展示利用是不可缺少的章节，区
别于考古阶段的限制性开放，需要与旅游
学、博物馆学等学科和行业交叉，进而设计
全面系统的活化利用方案；文物保护方案则
需要根据展示利用的需求，对部分遗存进行
复原或修复标识，提升考古遗址的可视性和
可读性。

利用部分

这部分以城市考古遗址的活化利用为主
题。对比郊野型考古遗址，城市考古遗址地
处人口稠密、经济发展层次较高、基础条
件优越的城市区域，活化利用的社会需求
更高、现实效益更迫切。通过遗址本体展
示和配套宣讲设施，科学布局展示功能和
分区，设计多元展示形式，阐释考古遗址
蕴含的历史文化，能够塑造高品质的城市
公共文化空间，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由此，利用部分的主体学科是文化遗
产学、旅游学、博物馆学，围绕城市考古
遗址的“基本”利用进行研究和实践。同
时，城市考古遗址作为价值内涵丰富的文
化资源，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在
城市文脉赓续、文化形象打造、文旅融合
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等领
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利用部分
需要将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
学、管理学、景观学、艺术学、教育学，
及文化产业、公共服务、新媒体等作为

“辅助”，推进遗址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推动考古遗址融入城市社会整体发
展，最大程度地发挥考古遗址活化利用对
广泛社会领域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公约到我国的相关文件，均强调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应以相关研究和系统
保护为基础，进而全面挖掘和阐释其蕴含
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信息，真

实、完整、准确地将考古遗址呈现在公众面前。故
而，考古遗址在展示利用阶段并不意味着考古工作的
结束，考古与相关研究工作是贯穿保护、利用等活动
全阶段的，在利用阶段仍需将考古学研究作为重要参
与学科。

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分析

围绕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宏伟目标，城市考
古、保护、利用三者之间相互递进、相互支撑，形成了

“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一方面，三个阶段在本质层
面是多元统一的，考古离不开必要的保护和利用，保护
必须以考古工作成果和利用需求为依托，利用则是基于
考古研究成果的深入挖掘和阐释，共同形成了一项综合
性和广泛性的社会活动，必然需要多学科和多行业的参
与。另一方面，不同的工作阶段和目标要求决定了城市
考古与保护的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并不是平均参与，而
是分阶段分重点，有主有次；考古阶段围绕考古学的研
究目标，以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为主体，联合相关学科和
行业，从多元视角共同推进考古研究；保护阶段围绕实
现考古遗址的可持续保存和科学管理为目标，以文物保
护规划和方案为重要手段，以城乡规划学、文化遗产学
和文物保护技术为主体，融合相关学科和技术，全面提
升考古遗址的管理和保护水平；利用阶段围绕考古成果
的活化利用为目标，以文化遗产学、旅游学、博物馆学
为主体，交叉相关学科和领域，科学发挥考古成果在多
维度上的社会价值。

总体而言，城市考古与保护的工作成果质量和社会
效益取决于多学科和多行业融合的系统性设计。多学科
和行业的参与，不仅可以增强城市考古与保护的科研成
效，也可以提升考古与保护的实践工作质量，逐步构建
具有高水平、代表性的城市考古与保护工作体系，更可
以从更加广泛的层面发挥考古与文化遗产在社会各类学
科和行业中的价值与影响，以真实完整的历史文化激发
相关学科和行业的创新力，创新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滋养，营造传承中
华优秀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深海 1500 米，没有光，没有声
音，只有极端的压强与漫无边际的黑
暗。2022 年 10 月，中国自主研发的

“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三亚东
南约150公里海域的1500米深处，发现
了2处明代中期的沉船遗址，被分别命
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
和“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

2023 年至 2024 年，国家文物局考
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中国 （海南） 南海博物
馆联合对该处遗址进行了三个阶段考
古调查，沉船历史真容日渐清晰：一
号沉船货物以瓷器为主，涵盖青花、
红绿彩、素三彩、珐华彩、单色釉等
品种，产地以景德镇为主，年代为明
正德年间 （1506~1521），推测文物总
量超过十万件。二号沉船满载印度
洋乌木，系海外归程的商船，年代
为明弘治年间 （1488~1505）。两艘贸
易商船相距 12 海里，一去一回，如
同历史的切面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双 向 贸 易 ， 殊 为 难 得 。
正 如 该 调 查 项 目 负 责 人 宋 建 忠 所
言，这一发现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
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
发现，它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
航行路线研究的关键缺环，实证了
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
历史事实。

纪录片异彩纷呈

这一凝聚着中华文明显著特性的
重大考古发现，不仅需要让国人了
解，更需要与世界分享。为此，中国
国际电视台 （CGTN） 出品的纪录片

《深海遇见丝路》 率先扛起这面大旗。
该片聚焦南海西北陆坡沉船考古发
现，以水下考古之专业、出水瓷器之
精美和古代航海故事之悲壮，用国际
化叙事语言，带领全球观众走近这段
深藏于南海的中华文明传奇，并一举
摘得第 47 届美国泰利奖纪录短片银奖
（2026 年）。泰利奖创办于 1979 年，有
“美国电视界奥斯卡”之称，是全球纪
录片、电视节目的最高奖项之一。这
一奖项有力证明了中国的考古故事，
完全可以用让世界听懂的语言来讲
述。另外，该纪录片还获得第 31 届中
国纪录片学术盛典短片“十佳作品”
（2025 年），并入选中宣部“文化中国
行”主题宣传活动。

围绕这一重大发现，除面向国际
传播的 《深海遇见丝路》 外，央视等

各大媒体均将镜头聚焦到这一题材
上，共同构建起影视传播矩阵。由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文物局联合摄
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 《寻古中国》 第
二季 《水下考古》 在央视一套播出，
以全景视野将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纳入
中华海洋文明的宏大叙事，充分展示
了水下考古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创造
的世界水下考古壮举。

在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系列影像作
品中，最早将这一重大发现以科技叙
事语言呈现给观众的，是在央视 9 套
（CCTV纪录频道） 播出的系列纪录片
《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第一季中的
《深海勇士》。该片重点呈现了中国载
人深潜科技与水下考古的深度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深海勇士”号载人潜
水器整体国产化率高达95%，从浮力材
料到深海锂电池等核心部件均为中国
自主研制。《深海勇士》纪录片正是以
这一科技自立自强的大国重器作为叙
事支点，赋予了水下考古更深厚的中
华民族精神内涵。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
目中心与三沙卫视联合摄制的纪录片

《瓷路万里》，以一号沉船发现的珐华彩
瓷器为线索，探寻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
销与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历程，成功
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
中心2025年精品节目片单，并入围第33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单元。央
视科技文保纪录片《重生技》第二季首
集《珐华出水技》，则聚焦珐华彩瓷器的
科技修护全过程，将文明延续的感动送
入千万普通观众的心中。

专题专访央地同采

与纪录片制作周期较长不同，专
题报道、人物专访可较快形成合力报
道。2024 年 6 月，南海西北陆坡沉船
遗址考古调查刚结束，央视栏目即对
考古项目负责人宋建忠进行深度专
访。这位带领团队在 1500 米深海打捞
历史碎片的考古人，第一时间走到公
众面前介绍本次发现和重要意义。同
年 10 月，央视 《新闻联播》《焦点访
谈》 节目以“深蓝宝藏——南海西北
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为题
先后报道，共同构建起最权威声音的
传播。与此同时，地方媒体的深度报
道则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传播矩阵。东
方卫视考古文博类专栏 《中国考古报
道》 对这一考古发现进行专题报道，
三沙卫视高端访谈栏目 《自贸先行

者》以《探南海遗珍 焕丝路华光》为
题，对宋建忠进行深度专访。海南卫
视高端访谈栏目 《自贸佳》 推出 《海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赋能 开启
深海考古新篇章》，聚焦深海考古技术
的突破性应用，呈现科技创新与考古
深度融合的“中国经验”。央地媒体在
不同维度上同频共振，共同将深海考
古的故事传递至更广阔的人群。

AI短片创新传播

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来自新媒
体领域的创新探索。2026年2月，由海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海南日报社联
合制作的 AI 短片 《渡沧溟——南海西
北陆坡一号沉船前世传奇》 正式上
线，这是国内首部以AI技术制作的考
古短片。该片依托考古发现和文献史
实，虚拟故事情节，以匠人、船夫的命运
为线索，借助AI技术生动还原了五百年
前那艘商船的悲壮故事，一经发布便在
海南日报、B 站等不同媒介广泛传播。
2026 年 6 月 13 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该片荣获了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2026
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的
优秀项目。事实证明，传统手段难以解
析的考古现场，完全可以用最新的AI技
术去充分展现，《渡沧溟》的推出无疑具
有重要示范意义。

从 CGTN 的国际纪录片斩获泰利
奖，到 B 站上的 AI 短片点燃年轻用户；
从CCTV-1旗舰频道的《寻古中国》，到
入围金鹰奖的《瓷路万里》；从《面对
面》的深度专访，到《焦点访谈》的特
别报道，南海西北陆坡沉船考古所激
发的这场全媒体传播实践，已远远超
越一般意义上的文物考古宣传。它正
在构建一种全新的大众考古范式：考
古不再是束之高阁的精深学术，而是
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感受、共情的历
史对话；文物不再是冰冷展柜里的静
态展品，而是借助影像与技术重新复
活在公众心中的鲜活生命。

两艘五百年前的商船，一艘满载景
德镇瓷器，一艘满载印度洋乌木，无声
地沉入南海深渊。500 年后的今天，它
们借助中国人的智慧与勤劳，借助影
像的力量与科技的语言，重新浮出水
面，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代、连接中国
与世界的一座文明之桥。这正是这一伟
大发现所配得上的传播高度，也是中华
文明走向世界的生动诠释。

（作者为央视纪录片《考古学家的
神秘武器》之《深海勇士》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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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五百年，丝路连天下
——南海西北陆坡沉船重大考古发现的影视传播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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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楚世家第十》记载，楚庄
王八年，也就是公元前 606年，“楚伐陆
浑戎（在洛阳西南），遂至洛，观兵于周
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楚王问鼎
大小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听了
王孙满的回答，楚庄王悻悻回了一句：

“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
鼎。”这便是著名的楚庄王“问鼎中原”
的典故。关于楚庄王说的这个“钩”到底
指的是什么，笔者根据个人经验和读书
体会，有几点看法。

青铜带钩的钩首

熟悉带钩的人都知道，带钩的钩
首普遍呈弯曲状，形态酷似禽鸟之
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古代汉语词
典》 对“带钩”的解释直接引述了

《史记》中此段原文作为书证。笔者最
早接触到的青铜带钩是一件东周时期
的琵琶形龙首钩，钩首弯曲的前端恰
好缺失了一小截，正是标准的“折喙
之钩”。所以第一次读到这则史料时，
笔者脑海中没有产生任何疑问，“折钩
之喙”的“钩”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带
钩，并且还能相互印证青铜带钩的钩
首是比较容易折断的。楚人带钩钩首
偶尔断下的那一小截，收集起来就能
铸造出“九鼎”，正可说明楚国人多，
兵源充足，国力强盛。

兵器的弯曲锋刃

后续重读《史记》时，笔者注意到唐
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对这段
记述曾做过注解，说：“凡戟有钩。喙，钩

口之尖也。言楚国戟之钩口尖有折者，
足以为鼎，言鼎之易得也。”张守节的观
点是“折钩之喙”的“钩”指的是戟、戈一
类兵器前端弯曲的锋尖。唐代文人诗作
中多见“吴钩”意象，如李贺、王维、杜
甫、李白等人均以“吴钩”指代精良的兵
器，足见唐人普遍是将“钩”与兵器联系
在一起的。张守节的这种说法完全贴合
楚庄王炫耀武力，并对王孙满有点怨恨
与傲慢并存的心态。

弯曲农具的刃尖

再后来笔者又在《汉书》中发现了
另外一种“钩”。《汉书·龚遂传》记载，西
汉宣帝时期“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
起，二千石不能禽制”，汉宣帝启用年过
七旬的龚遂为渤海太守，龚遂为了安抚
百姓，到郡后“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
贼吏。诸持鉏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

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果然“郡中翕
然，盗贼亦皆罢”。这里将“鉏（锄）”与

“钩”连用，并与“兵（器）”对举，因此这
个“钩”显然指的是镰、铚一类的弯曲状
农具。如以此解读“折钩之喙”，则楚庄
王意在彰显楚国人口繁盛、农业发达、
国家充盈，同样是逻辑自洽。

从文义上来看，“折钩之喙”的“钩”
无论是指带钩、兵器还是农具均可自圆
其说，也都能找到相关文献的佐证。很
多历史问题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
标准答案，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理解做出
不同的判断。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安徽
淮南武王墩楚王墓又发现了一件与安
徽博物院藏 20世纪 30年代在寿县朱家
集李三孤堆发现的楚铸客大鼎（高约
113厘米、重约 400公斤）体型几乎完全
一样的青铜大鼎，看来楚王或许真的曾
尝试过铸造楚国自己的“九鼎”。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楚庄王所说“折钩之喙”的“钩”是什么？
何文竞

先王戈（春秋，尖端残缺）

铸客大鼎

青铜镰（东周，右侧尖端有残缺）

武王墩出土大鼎

青铜带钩（东周，尖端残缺）


